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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全校设立了“教学工作优秀奖”。

陈先生获得了清华大学首届“教学工作优

秀一等奖”。随即，被授予“北京市优秀

教师”荣誉称号；1989年又被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在教材建设上，陈先生同

样作出了很大贡献。1990年，他与叶书麟

合著的《基础工程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

技图书。随后由他牵头翻译的由弗雷德隆

德与拉哈尔佐合著的《非饱和土力学》在

国内岩土工程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陈

先生等老一辈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土力

学教研组形成了重视教学的好传统。继陈

先生获教学奖之后，王洪瑾教授任课程负

责人的“土力学”课程，1991年被授予清

华大学一类课，并于1994年、1997年两次

复审通过。根据李广信教授的统计，进入

21世纪近20年间，清华大学土力学教研组

（后称岩土工程研究所）累计获得学校级

至国家级的各类教学奖项多达50余项，几

乎每一位教职工都获过奖。至今，清华大学

岩土所的教学工作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作为岩土工程学界的名师，陈仲颐先

生在科学研究上同样卓有建树。他主持的

近海工程海上平台实验研究，曾在1986年

集体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研究

了区域性土工程问题、中国湿陷性黄土

的工程性质及其地基设计原理，并开展了

对中国古代基础工程的研究工作；他还主

持了中国、加拿大膨胀土工程性质合作研

究。结合上述研究工作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陈仲颐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

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

发扬陈先生的精神品格，把岩土工程的教

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滕藤先生是一位宽厚、豁达、富有人

格魅力的老师，他对年轻一代成长的关心

和爱护，令我终生难忘。

1961年我刚入清华不久的国庆之夜，

滕藤先生：我心中的楷模
○曲德林（1967 届工化）

我和清华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远处

围起了大圈，占据了狂欢和观看礼花的最

好位置。时任工化系党总支书记的滕藤先

生和我聊天，问起我来清华的感受和对学

校的印象。我有些拘谨，正好这时天安门

广场上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发出五颜六色

灿烂的光芒，非常漂亮。他问我这五颜六

色的烟花是怎么形成的？我一下愣住了。

接下来他认真地给我讲：“烟花含有混杂

的盐类，爆炸后在高温下与氧气发生化学

反应，便会产生五颜六色的火花。”滕先

生的睿智和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我这个

刚入学的新生对化学的兴趣油然而生。

我是改革开放后滕先生的第一批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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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1978年5月，我参加了研究生的入

学考试，3个月后幸运地成为滕先生的学

生。正值我研究生复试通过准备入学之

际，又幸运地被学校和系里推送去东京工

业大学，参加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化学与化工的研究生课程。到东工大

后，早川教授和我讨论我的研究方向，确

定进行系统分析和过程设计的研究。我把

这里的研究向滕先生做了汇报，他非常支

持，鼓励我要扎实学好，还问起我有什么

困难？我说希望能买到Fortran语言程序设

计和化工原理的书作为学习的参考。当时

来日本的国内团组还很少，他帮我买好了

我需要的书籍。1978年底，滕先生托清华

大学的老领导、时任高教部长的何东昌同

志访日时给我带来了这两本书，解决了我

的燃眉之急。我至今还记得乘地铁到何东

昌同志下榻的新大谷饭店去的情景，当东

昌同志把书交给我时，我真是由衷地感谢滕

先生和东昌同志，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无

疑为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增添了动力。

1980年底我回到清华后，一直在化工

系任教。1986年底，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

的留学生数量增大，教育部开始选派留管

干部。由于我留学过日本，被认为是日语

干部，也在选派名单之中。去还是不去？

我也在纠结之中。1986年我刚晋升为副教

授，担心干行政会耽误业务。最后还是服

从组织安排，1987年我被派遣去了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任一秘。1990年初回

国时，滕先生已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当

时滕先生的秘书托人带话给我，让我去教

委找一下滕副主任。见面后，滕先生对我

说，还是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清

华“双肩挑”干部的培养是传统，他说欧

洲有个UNESCO的化学研究所，他希望我

能去，拿个博士学位回来，我听后十分感

动。我第一次在使馆工作三年多，经历了

“六四风波”之后的时期，非常感谢滕先

生关心我，希望我业务上不掉队。考虑到

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在滕先生的鼓励下，

最终我去东工大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

1992年我回到化工系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

工作，指导研究生。

我和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讲，滕先生不

只是对我一个人好，也不只是对我个人关

心和帮助，他对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

同志都是一如既往的宽厚、豁达，那是一

种教育家的人格魅力和情怀。

滕先生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坚定信仰，

对学校和化工系的发展高瞻远瞩，对国家

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满怀热情，为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滕先生是工程化学系的创立者，他

和汪家鼎先生领导的“712任务”顺利完

成，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以任务

带学科、科研促教学的方式，培养了一支

在核燃料提取和分离领域的队伍。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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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

天航空学院离休干

部、副教授邵敏同

志，因病于2024年

1月4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6岁。

邵敏同志1928

年 1月出生于北

京。1947年考入

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194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51年—1952年担任清

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1952年大学毕

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基础课助教、讲

师、力学教研组党支部书记。1979年

之后任工程力学系副教授，曾担任系

党委副书记。1988年离休。

（航 院）

整，这支队伍也面临着拿不到任务，队伍

有散掉的危险。滕先生在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驱使下，坚定地认为应该坚持清华的传

统，要把理论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中来。 

滕先生是国内湿法冶金的积极宣传者

和应用引领者。当时我国冶金系统注重火

法冶金，是由高温焙烧、熔融、吹炼和精

制组成的传统工艺过程。然而，火法流程

把许多珍贵的有色金属都当成废渣抛弃

了。滕先生就想着把溶剂萃取技术应用到

冶金生产的工艺过程中来，也就是湿法冶

金。这个想法得到了魏寿昆院士的支持。

当时随着新型、廉价和特殊萃取剂的开发

利用，使得溶剂萃取技术在国外发展很

快。在滕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5709

萃取剂对净化高冰镍浸出液的流程研究，

并对国内外湿法冶金中溶剂萃取技术的应

用做了系统的调研。滕先生本人致力于湿

法冶金的研究，并组织清华试验化工厂和

化工系的一些科研力量开展了系列的湿法

冶金的研究工作，使有色冶金逐渐成为溶

剂萃取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务院

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对这项工

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滕先生离开清华之后，对可持续发展

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非常关心，在

清华亲自带研究生搞科研。滕先生在中国

社科院任副院长期间，一次，他作为全国

人大常委视察工作，陈迎和我陪他一起

去太原调研煤的液化和洁净煤的应用，对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应用出谋划

策。陈迎是滕藤先生的博士生，现任社科

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5年，国家教委党组决定派我去接

任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我于10

月份赴任去东京。在中日教育交流的关

键岗位上近4年的工作中，我体会良多。

1999年3月教育参赞的任期结束，我回到

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年，教育部党组任命

我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9月我去北京语

言大学赴任。

滕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楷模。在我两

次赴使馆工作，以及后来我调离清华去语

言大学工作期间，我一直以滕先生为榜

样，像他那样对待学生和身边的教师，努

力做到心胸开阔，宽容豁达，关心和爱护

他们。努力像滕先生那样，对待工作，面

对压力，敢于坚持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对滕藤

先生最好的纪念，他的精神风貌将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

航院离休干部邵敏同志逝世 


